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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足，不比
不妨八卦

过日子，安安并不是传统意
义上的好手，她懒散，随意，还不
时地犯点小迷糊。从四楼的家里
走下来，往左出小区门就是菜市
场，往右走三十米就是便利店，她
却时常搞得自己弹尽粮绝“没有
午饭”。

虽然不爱出门，可是周末去
逛沃尔玛，却有着家人无法企及
的亢奋，在偌大的卖场里如鱼得
水，鸡鸭鱼肉、干鲜果品、酒饮小
食，七零八碎地一通海囤，把个购
物车堆得晃晃悠悠，小山一样高。
等到结账的时候，就有点心惊：本
不过是顺道过来转转的，不知道
怎么，又敛了这么一车。回到家看
着那一大堆东西，“物质极大丰
富”的成就感之余，多少又有点郁
闷：八百多块啊，弹指一挥间灰飞
烟灭……这钱，也太不禁花了。

好在有了这些“硬货”做储
备，平日里的副食采购就简单多
了。早市上满是带着露珠的鲜瓜
水菜，二三十元能买得兜满袋满。
安安很快便忘记了“钱不禁花”这
样的事，听主妇们抱怨物价飞涨
时，心里甚至有点不以为然：二三
十元的菜可以吃好几天，也不能
算太贵吧——— 仿佛那些配菜的鸡
鸭鱼肉都是白来的，根本不在生
活成本当中。

对于安安这等坚定不移的
“乐购型”宅女，网购，是经久不衰
的诱惑。网站上，形形色色的促销
每日轮番上演，连一时想不到的
需求，它都替你想到了，明艳艳地
摆在首页醒目的位置上，只等你
一个指令，即刻快递上门。尤其赶
上“满减”之类的活动，她会花上
几个钟头寻找合适的商品凑单，

如果订单金额刚好凑够规定的标
准而又没有大的富余量，就会自
叹一声“漂亮”，仿佛那是个有趣
而极富挑战性的游戏，而她这个
老谋深算的玩家，乐得在其中一
展身手，享受其间的种种考验和
刺激。最可笑的是每单下来，她永
远是得意自己“省了多少钱”，对
花掉了多少却忽略不计，盲目的
节支变成了蓄意的增收，忙不迭
地沾沾自喜。至于那些促销品和
凑单品，有多少成了闲置品，她几
次回答都是眨巴眨巴眼睛：“这事
儿……单说！”

可是安安的钱包是不肯“单
说”的。它的丰满和润泽，在安安
日积月累的成就中被一点点销
蚀，一天天憔悴，到最后，完全成
了干枯的一张瘪嘴。安安抱着空
落落的钱包，又惊奇起来：呃？取

了那么多钱，都哪去了呢？没买什
么啊？是不是忘了放哪啊？找找，
都找找。她爱乱放东西不假，随手
撂在哪，等到用的时候就找不见
了，这也是常事。可是对于钱，却
是个例外。所以这样的“找找”，注
定徒劳无果，安安于是变得很惶
惑：钱呢？都哪去了呢？怎么想不
起来了呢？

老公笑她：想不起来就甭想
啦，买了那么多东西呢，差不多。
她不甘心，逼他帮着自己对账。三
对两对的，便长出了一口气：还真
是，又花了这么多呀。老公和孩子
都笑，看见她那一脸无辜的样子，
又忍不住安慰她：钱不就是用来
花的吗？花就花了呗，高兴就行。

她却坚持着陷入了周期性的
苦恼：自家的收入，按说也不算
少，可是这么多年下来，怎么就攒

不下钱呢？遇上收入相当，却明显
过得有声有色的闺蜜，也吐槽：

“你看你多好啊，房子两套车一
辆，快马加鞭奔小康。哪像我，‘曾
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
囊’。这人跟人之间的差距，怎么
就这么大呢？”闺蜜冲她咧嘴：“那
你怎么不想着我住那房子里，要
吃点什么还得惦记一屁股房贷
呢？不想着我坐那车里，被油价逼
得恨不能往油箱里加水呢？哪像
你，不管不顾地由着性子吃喝玩
乐，逍遥快活。”

这么一来，安安的心里又熨
帖了：看来过日子这东西，是不能
比的，所谓“鹰击长空，鱼翔浅
底”，各有各的精彩，也各有各的
辛劳。于是乎她把这点心得，弄到
了QQ的个性签名上，简而言之
曰：“知足，不比”。

□阿简

认识他时，她刚工作，初秋的
阳光，有一种安逸的感觉。

第一份工作，她很想做好，也
愈加地紧张，本以为完美无瑕地
呈给做项目经理的他，但是有一
个数据还是出了差错，她紧张地
望着窗外的杉树，眼睛像融进那
绿色中。

他微笑着说，做得很不错，如
果不是那点小差错，可以和一个
老手相媲美了，以后要注意一下
细节，细节不可小视，你懂的。他
送给她一个鼓励的眼神，她很是
感恩。

他很看重她，她能感觉到，一

些重要的资料都交付给她，眼神
里满是信任。应酬时也会带上她，
真是如影随形，她常常为他的精
明干练、处世的圆熟所折服。在各
种场合下，涉事未深的她，好像穿
了小一号的衣裙，有捉襟见肘的
感觉，但他细心地叮咛，让她感觉
好似沙漠中的绿洲。

这天，大学同学介绍给她一
家合资公司，待遇高，且时有出国
的机会，她心动了，偷偷面试，意
外地过了关，准备着辞职。天高云
淡，一派安详，但表面平静的她，
内心却起伏不定，不知怎样开口。

这时他却匆匆走来，说这几

天公司缺人，正好接到一份业务，
要去杭州签一份订单，让她抓紧
时间整理东西，那神情不容拒绝。

订单签好后，他们在西湖边
开心地走着，一场细雨正在飘起。
他说，你开朗直爽，让我感觉很放
松，你很聪慧，跟人合作起来很有
灵犀。她也喜欢他，但她知他是有
家室的，只得冰冻自己的情感。一
辆车急驰而过，他迅疾地把她揽
向路边，惊魂未定间，她发现自己
在他的怀里，脸突兀地红了，内心
百转千回。

多年后回忆，她当时是没脑
子的，灵魂出窍的感觉就是那样，

好像穿过一个胡同，有一个人领
着，这个人是你最亲近的人。

他曾提起妻子，一个面容姣
好、优雅的女人，但是妻子不爱
他，爱的却是她的同学，妻子只是
遵从父母意愿同他结婚。他说这
些时，神色黯淡，她心里微微的
疼，那疼就是爱吧。她和他走在一
起，缘由一场感冒，陌生的城市，
他发热，整个人蔫蔫的，像一棵蓑
草，需要照顾。

日子像流水一样，从指间一
滴滴漏走，不知不觉她已28岁，成
了剩女，父母逼着她去相亲。她让
他在她和妻子间作出选择，他说

没法选择，她的心薄凉如水。
小女子不懂，心理学里外遇

是修补婚姻，让男人恢复自信，觉
得生活充满希望、充满魅力，不再
有离婚的念头。

她的心里从没有过如此的空
虚，像冬天的一棵秃树，没有半点
绿意。可时时又牵挂他，努力忘
记，才下眉头，却又上心头。如果
一个人没有感情，就能够不被消
灭，爱得深，才会伤得如此痛。

张小娴说过，真正的忘记，是
不需要努力的。努力地忘记一个
人，只会像菌一样不断地扩散，让
时间去稀释情感吧。

忘记一个人不要太用力
潮男潮女

□孙丽丽

当你老去
滚滚红尘

等待爱情的玫瑰

情场眼色

因为骨子深处，每个女子，都是一朵等待爱情的玫瑰，即使到了80岁。

一个女人在山坡上吃力地移
动着脚步，她矮小，驼背，背着一
背篓从山上收割的柴火回家。

“妈，妈！”一个男子朝她呼喊
着奔去。女人慢慢放下背篓，眨巴
着眼睛，看清了，是她在城里工作
的娃。“妈……”男子一把抱住了
妈，妈的身体，像屋后山梁上枯瘦
的高粱秸秆。

这个男子，是我的一个朋友。
朋友对我说，那天，他看见母亲满
脸的皱纹，像庄稼地里爬满了蚯
蚓。妈，我怎么一直没在意您脸上
的皱纹啊，看见时，齿轮一样绞痛
了我的心，朋友感叹说。

朋友说，他妈年轻时，是十里
八村出名的乡村美人。他的父亲
离去时，一直拉着美人妻子的手
不松开，他的父亲临终时说，最
后，还想亲上她一口。朋友的父亲
早早地走了，让妻子拉扯着几个
孩子长大，然后上学，工作，离开
她。妈妈的背影，成了朋友乡村记
忆里的黑白底片。

妈妈的皱纹，是什么时候爬
上了额头，布满了脸，孩子们不知
道，孩子们都忽略了，好比忽略了
乡村里那些吹来吹去的风，没想
到，妈就在风里老了，苍老得那么
厉害。“看见母亲那沧桑的皱纹，
才知道，母亲在自己心里有多

重”，朋友说，“母亲那些皱纹，延
伸在岁月里，成为我们一生也走
不完的路。”

十多年前，妻子柔嫩的肌肤丝
绸般细腻光滑。走过了这些年的婚
姻旅程，有一天，发现彼此额头上
的皱纹，丝绸缓缓变成了棉布。“等
我老了，你真的还在乎我吗？”这是
妻子常常问我的一个问题。

我到底该怎么回答，我会像
年轻时一样爱她吗？年轻时，她诱
人的气息像麝香。而当她年迈，我
还爱她什么？

一次一次，我对妻子这傻乎
乎的问题，一直含糊其辞。我不会
欺骗她，我要诚实地面对岁月给
我出的这一道考题。

有一天深夜，母亲突然牙龈

流血。父亲不想惊动我，身材比较
肥胖的父亲，背着母亲，一步一步
到医院求医。

第二天上午，父亲才打来电
话，说母亲在医院，问题不大，是
牙龈发炎了。我和妻子跌跌撞撞
赶到医院，看见父亲，正一勺一勺
给母亲喂白糖水。我看见头发花
白的父亲，双手抖动着，而母亲，
像嗷嗷待哺的婴儿一样张开嘴。

我望见父亲和母亲，星星点
点的老年斑、满脸皱纹。在医院走
廊，我一把抓住妻子的手，轻声
说：“你不是问，当你老了时我还
在乎你吗，我就像爸对妈一样对
你……”妻子落泪了。谢谢您，我
年迈的父亲，那一天，您让我找到
了最现实的答案。

沧海积累起层层叠叠的皱
纹，有一天成为了桑田。在桑田的

所有回忆里，是涛声。而一个人，
和你一起在岁月里变老，积累起
了皱纹，皱纹的回忆是什么？

有一天，我回到了故乡的山
冈上，看见两棵并排站在山冈上
的老树。铠甲一样的树身，诉说
着久远年代里的风吹雨露。乡亲
们告诉我，这两棵树，有上百年
了，依偎在山冈上，有一次遭遇
雷电风暴，把树身劈成了两半，
后来，它们又根连着根，相互支
撑着，再次伸展成参天大树。

我摩挲着那沧桑的树干，心
里涌动着感动的潮汐。在山冈上，
我给妻子发了一条短信：“亲爱的
人，你来看看这两棵相互依偎的
树，我爱你，并不是爱你娇弱的枝
条，我爱你，更爱你经历风暴过
后，那向上的参天枝丫，因为，我
们的根连着根。”

□张军霞

我习惯在半夜才登录QQ，然
后一直亮着灯，虽然不和任何人
聊，但那虚幻的一缕温暖，似乎让
我感觉不那么孤单。那天，还是半
夜，照例亮着QQ，埋头赶一篇稿
子，双手在键盘上飞舞。忽然QQ

里有人叫，打开一看，是一位妹
妹。之前，因为喜欢，也曾多次看
过她的日志，常常在彼此的博客
上留下脚印，虽然不曾有更多的
交流，却没有陌生感。

她说：“姐，深夜了，我在QQ

群里转来转去，发现只有你还在
线，我现在心情不好，一直在哭。”
我不知道她出了什么状况，赶快
回复说，“妹妹，不哭，有啥话跟姐
姐说。”她立刻发来一个拥抱的表
情。

能让一个女人在半夜哭泣
的，似乎只能是爱情了。果然，她

缓缓向我讲述的，正是自己的爱
恨情仇。和他在一起多年，为他
改变了很多，从发型、服饰到性
格，只因为他喜欢。甚至，为了他
的事业，她远离年迈的父母，随
他四处漂泊，居无定所，租住在
很简陋的房子里，在公共厨房里
挥汗如雨地炒菜。他对她也很
好，下班时会拎着青菜回家，努
力赚钱，工资全都交给她打理，
自己舍不得花钱，给她买多贵的
东西都不眨眼。

可是，不知到底哪里出了问
题，日子过得越来越麻木，再也找
不到相爱的感觉。刚刚动一下分
手的念头，已经肝肠寸断。爱情的
大厦，分明是在最好的年华，用了
两人共同的青春，一寸寸筑起，怎
么可以瞬间就让它崩塌？

她收拾了行囊，说好了回老
家去散心，彼此心里非常清楚，此
去，说不定就再也不见。离开的前

夜，她无法入睡，辗转中睁
开眼睛，发现他手里一直
燃着烟，整夜坐在床边，
不说话，只盯着她看，
眼睛里却是泪水。就
算抱头痛哭一场又如
何？她还是选择了离
开。

我不由想起香
港作家朱天心，她曾写
过一本《盛夏荷花时期的
爱情》。她笔下的主人公夫妇
也没有外遇，不想离婚，但“感情
薄淡如隔夜冷茶，如冰块化了的
温吞好酒，如久洗不肯再回原状
的白T恤”。

时间的无涯里，爱情不可能
永远轰轰烈烈，而我们要做的，就
是当爱转化为亲情时，不抛弃，不
放弃，因为骨子深处，每个女子，
都是一朵等待爱情的玫瑰，即使
到了80岁。

□李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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